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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人
矚
目
的
上
海
世
博
會
終
於
開
幕
了
，
偶
見
央
視
新
聞
頻
道
在
探
討
﹁世
博
會
是
不

是
會
再
讓
世
人
領
會
一
次
﹃無
與
倫
比
﹄
的
問
題
﹂
，
覺
得
有
必
要
說
幾
句
。

二
○
○
八
年
北
京
奧
運
會
給
世
界
莫
大
的
震
撼
，
於
是
有
了
奧
委
會
主
席
羅
格
在
奧
運

會
閉
幕
式
上
那
句
﹁無
與
倫
比
﹂
的
評
價
。
在
上
海
世
博
會
開
幕
之
際
，
有
人
來
談
論
﹁會

不
會
再
讓
世
人
感
受
一
次
﹃無
與
倫
比
﹄
﹂
情
有
可
原
。
畢
竟
上
海
人
花
了
極
大
的
精
力
和

財
力
來
籌
備
這
屆
世
博
會
。
從
開
幕
後
前
三
天
的
盛
況
來
看
，
確
實
是
世
博
會
歷
史
上
從
沒

有
過
的
，
當
得
起
﹁前
無
古
人
﹂
四
個
字
。
但
是
，
是
否
﹁無
與
倫
比
﹂

卻
不
好
說
，
而
且
在
開
幕
之
初
就
評
價
是
否
﹁無
與
倫
比
﹂
實
在
是
太
早

了
一
點
，
離
閉
幕
還
有
半
年
哪
！
就
在
聽
到
關
於
﹁會
不
會
再
讓
世
人
感

受
一
次
﹃無
與
倫
比
﹄
﹂
的
言
論
之
前
一
小
時
，
同
樣
在
央
視
新
聞
頻
道

，
主
持
人
在
呼
籲
﹁人
們
應
該
以
寬
容
的
態
度
來
對
待
上
海
世
博
會
﹂
。

我
覺
得
很
不
以
為
然
，
為
什
麼
要
全
世
界
的
朋
友
來
寬
容
上
海
世
博
會
？

而
不
是
上
海
世
博
會
來
寬
容
全
世
界
的
朋
友
？

作
為
上
海
的
近
鄰
，
我
自
我
感
覺
對
上
海
還
是
比
較
了
解
的
。
我
感

覺
，
上
海
人
最
致
命
的
缺
陷
是
太
自
以
為
是
！
曾
經
有
上
海
朋
友
問
我
：

為
什
麼
杭
州
人
那
麼
看
不
起
上
海
人
？
我
當
場
反
問
：
為
什
麼
只
有
上
海

人
問
這
個
問
題
？
我
從
沒
見
北
京
人
、
天
津
人
、
廣
州
人
問
我
這
個
問
題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你
們
上
海
人
太
在
意
外
人
對
你

們
的
評
價
了
！
再
說
得
直
接
一
點
，
就
是
太
缺
乏
自

信
心
，
太
小
器
了
！

改
革
開
放
以
來
，
上
海
總
是
想
和
深
圳
比
，
總

是
想
和
紐
約
比
。
不
錯
，
上
海
在
中
國
的
地
位
和
紐

約
很
相
似
，
上
海
對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的
貢
獻
也
是
最

大
的
。
但
是
，
你
不
要
老
是
把
這
點
東
西
掛
在
嘴
邊

吧
？
明
眼
人
都
看
得
出
來
的
，
何
必
自
己
多
說
呢
？

所
以
，
我
覺
得
，
上
海
世
博
會
確
實
是
一
個
向
世
界
展
示
上
海
的
國
際
大

都
市
胸
懷
的
機
會
，
是
展
示
上
海
包
容
度
的
機
會
。
世
博
會
試
運
行
和
開

幕
後
的
情
況
大
家
都
知
道
，
發
現
不
少
問
題
，
怨
聲
載
道
的
不
少
。
所
以

才
有
央
視
新
聞
頻
道
的
﹁給
予
上
海
世
博
會
寬
容
﹂
的
說
法
。
真
的
沒
有

必
要
，
既
然
試
運
行
和
開
幕
前
三
天
發
現
了
問
題
，
你
就
努
力
去
解
決
。

那
麼
大
的
展
會
，
那
麼
多
的
人
流
，
出
點
問
題
是
自
然
的
。
關
鍵
是
對
待

問
題
的
態
度
，
是
千
方
百
計
去
解
決
，
還
是
讓
觀
眾
寬
容
？
試
想
：
每
一

個
展
館
都
讓
人
排
隊
兩
三
個
小
時
才
能
進
場
，
還
怎
麼
讓
人
寬
容
？
自
己

不
努
力
解
決
問
題
，
只
是
讓
人
家
寬
容
你
，
這
不
是
大
家
風
範
，
不
是
國

際
大
都
市
應
有
的
水
準
。

常
言
﹁顧
客
是
上
帝
﹂
，
來
上
海
參
觀
世
博
會
的
觀
眾
也
都
是
上
海

的
上
帝
！
是
不
是
國
際
大
都
市
，
是
不
是
﹁無
與
倫
比
﹂
，
需
要
國
內
外
的
觀
眾
來
評
說
。

北
京
奧
運
會
當
初
也
是
很
低
調
的
，
﹁無
與
倫
比
﹂
只
是
羅
格
在
奧
運
會
閉
幕
以
後
才
作
出

的
評
價
，
不
是
北
京
和
中
國
自
評
的
。
所
以
，
我
很
希
望
上
海
世
博
會
組
委
會
，
拿
出
一
點

氣
度
來
，
不
要
時
時
處
處
和
北
京
奧
運
會
比
較
，
不
要
口
口
聲
聲
說
上
海
世
博
會
會
給
中
國

經
濟
、
世
界
經
濟
帶
來
多
大
的
影
響
，
還
是
實
事
求
是
、
實
實
在
在
把
世
博
會
辦
好
吧
！
還

有
一
百
七
十
二
天
，
歷
史
會
做
出
判
斷
的
！
你
自
己
的
判
斷
沒
用
！

來此訪問的
中國學者、教授
，對小鎮的觀感
大致可以分成兩
類。一種是驚訝
本地的安靜偏僻

，詫異美國怎麼會有這樣和紐約、
三藩市迥然相異的所在。看到小鎮
九點以後黑黢黢的一片，某國內名
校的校長就曾經奇怪地問： 「這裡
的人晚上都做什麼？」另一種則是
覺得找到了世外桃源，幻想在這裡
靜心做事，甚至終老斯鄉。小鎮的
真實情況，大概在這兩者之間。不
過要真正享受此地的生活，確實需
要某種特定的性格和心態。

有一年我校迎來了一家三口。
太太在我系教書一年，先生在附近
另一所大學做訪問學者，女兒就在
小鎮上中學。從國內熱鬧的大都市
一下子來到褪盡鉛華的小地方，總
需要一段時間調整。可是這三位客
人應該屬於最快適應新生活、享受
新生活的代表。男主人為人熱情，
口齒伶俐，興趣廣泛。他到了這裡
很快考到駕照，買了一輛二手車。
周末他經常載着一家三口去附近的
州屬公園休閒或者去六十英里以外
的大購物中心 「血拼」。彰現本州
農業、畜牧業成就的集市，他們自

然也要常常光顧。女兒在學校不僅學業出色：她曾經
以國內初三的程度參加奧數比賽，勇奪冠軍，打敗了
美國高三的學生，而且熱愛網球，在學校非常活躍地
參加一系列課外活動。女主人是我的同事，也是三個
人中操持家務、管理家事最為能幹的決策者。我們常
常笑稱，他們家的權威是媽媽，爸爸和女兒是被領導
的下級。

我對這一家印象最深的還有家長教育女兒的方式
。女主人教書時就強調 「賞識教育」，對女兒也採用
這種方式。父母就是批評孩子，也盡量不損傷她的自
尊心。為了鼓勵女兒做家務，他們實行的是 「物質刺
激」，每次洗碗獎勵兩美元。本地的學校大概是為了
培養資本主義社會的 「企業家」和 「消費者」，幫着
學生自己開了個小文具店，學生自己經營。拿着兩美
元，女兒也可以買些漂亮的本子等紀念品，所以對做
家務非常積極。發展到後來，其他同事需要遛狗、照
看小孩，也會請他們的女兒幫忙，讓她賺點零花錢的
同時也讓她受到了不少鍛煉。當然，美國中學生的課
業負擔和國內學生天差地別，五花八門的課外活動又
吸引人，所以國內來的孩子往往樂不思蜀，最後不願
意回國。他們的女兒又外向，很快交到了美國朋友。
這些都讓他們的女兒在本地度過了快樂的一年。

去年秋季開學時，在新生名單中赫然看到他們女
兒的名字。記得當年他們回國時，父母還在擔心她
「放羊一年」之後，回去是否能順利升入名校高中。

從結果看，美國教育方式似乎也並沒有給孩子帶來什
麼無可挽回的損害。

上古時代，人的物質生活很貧乏
，蔬菜種類很少。《詩經》裡面提到
的一百三十二種植物，能作為蔬菜的
只有二十餘種。後來，其中的大部分
都退出了蔬菜領域，成為野生植物，
如荇、苕、苞之類。

戰國秦漢時期，主要蔬菜有五種。葵為 「百菜之主」
，現在有的地方稱其為冬寒菜，植物分類學上稱冬葵。唐
朝以後，種植面積逐漸減少，明代時已很少有人種它，並
不再把它當蔬菜看待。藿，也是先秦時的主要蔬菜，它是
大豆苗的嫩葉，今天也不再拿來當菜吃了。韮、葱、蒜在
我國古代蔬菜中已經常見。《漢書、召信臣傳》中記載了
冬天在溫室裡種植葱、韮菜的情況，並把培育出來的韮菜
叫 「韮黃」。此外，還有蘿蔔、蔓菁等根系類。蘿蔔在我
國古代已培育出許多優良品種。蔓菁早在《呂氏春秋‧本
味篇》中就有 「菜之美餚」之稱，古時蔓菁還被用來當作
主食。

魏晉南北朝至唐宋時期，陸續從國外引進了一些新的
蔬菜品種，如茄子、黃瓜、菠菜、扁豆、刀豆等。茄子原
產印度，傳入我國晚些，初名叫胡瓜；菠菜是唐朝貞觀二
十一年（公元六四七年），由尼泊爾傳來的，最初叫波樓
菜；扁豆原產爪哇國，南北朝時傳入我國；刀豆最初產於
印度，唐代時傳入我國。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還自行培育出
一些極重要的蔬菜品種，如茭白和白菜等，至今還在
食用。

到元明清以來，又有一些新品種加入到我國菜譜中，
如元代由波斯傳入的原產北歐的胡蘿蔔。辣椒和西紅柿等
傳入得晚些，西紅柿的傳入比辣椒還要晚，最初稱之為
「番柿」，僅供觀賞，十九世紀中葉才作為蔬菜栽培。

港
版
寫
作
人
﹁子
承
父
業
﹂
的
也
不
少
，
吳
其
敏
與
羊
璧
、
張
稚
廬

與
張
雛
、
嚴
慶
澍
與
嚴
浩
，
知
道
的
人
比
較
多
，
今
次
要
談
的
是
劉
芃
如

和
劉
天
均
。
劉
芃
如
有
一
子
兩
女
，
女
兒
劉
天
梅
和
劉
天
蘭
在
本
港
的
知

名
度
不
低
，
反
而
她
們
的
兄
長
劉
天
均
較
少
人
知
。

天
地
圖
書
公
司
的
出
版
物
這
樣
介
紹
﹁劉
天
均
，
生
於
成
都
，
長
於

香
港
，
學
於
温
哥
華
。
本
是
律
師
，
因
雅
好
文
藝
…
…
其
人
唯
情
唯
美
，

滿
腹
牢
騷
。
其
作
亦
狂
亦
哀
，
文
采
飛
揚
，
確
堪
稱
性
靈
派
傳
人
。
﹂
並

為
他
出
了
《
豈
是
等
閒
風
流
》
、
《
依
然
風
流
》
、
《
風
流
近
來
都
忘
了
》
和
《
不
風
流
處
也

風
流
》
等
四
本
書
，
都
以
﹁風
流
﹂
為
名
。
劉
天
均
的
﹁風
流
﹂
絕
對
與
﹁色
﹂
字
扯
不
上
關

係
，
他
的
﹁風
流
﹂
只
是
閒
雲
野
鶴
的
化
身
而
已
。

劉
天
均
的
小
說
是
個
人
哲
學
理
論
的
延
伸
，
讀
之
陷
人
於
苦
痛
。
他
的
作
品
多
以
散
文
及

雜
感
為
主
，
散
文
多
一
兩
千
字
，
不
長
；
雜
感
則
更
短
，
像
﹁雖
然
命
運
使
人
悲
，
我
要
咬
牙

把
它
欺
！
﹂
、
﹁最
令
人
心
碎
的
話
之
一
，
是
：
﹃太
遲
了
！
﹄
﹂
這
樣
三
言
兩
語
的
金
句
不

少
。
要
了
解
一
個
人
，
最
好
的
方
法
是
讀
他
的
散
文
，
劉
天
均
滿
腦
子
哲
學
思
想
，
講
緣
份
，

愛
讀
《
莊
子
》
、
《
三
國
演
義
》
，
喜
歡
叔
本
華
、
尼
采
、
沈
從
文
，
尊
敬
張
中
行
，
一
生
以

書
為
妻
，
年
過
花
甲
未
娶
，
因
為
至
今
還
未
碰
到
﹁識
字
而
不
拜
金
的
美
女
﹂
云
云
。

內地一本叫做《全中國最窮
的小伙子發財日記》的書，剛一
出版就炒得火熱。不僅各家書店
爭相訂購，而且網絡上到處都是
全文閱讀。短短幾天，點擊量就
超過三百萬人次。

這本書之所以吸人眼球，首先在於標題。很多人
都想看看，這 「全中國最窮的小伙子」，到底窮到什
麼程度？難道比犀利哥還窮嗎？更有趣的是，這個窮
小子居然發財了，而且還寫下了發財日記。那咱們就
一頁頁地翻翻吧，如果他有快速致富的秘訣，咱就跟
着學幾招。

這本書的作者老康，因為讀的是 「爛學校」，所
以找不到好工作；因為幹活不賣力，所以下崗；因為
混得沒個樣，所以朋友都斷了聯繫。

最窮時，他經常吃不飽飯。有時一天只吃一碗麵
條。二○○五年，他三十歲，仍然沒有工作，沒有存
款，沒有房子，帶着老婆和兒子，一家三口 「蝸居」

在丈母娘家裡。舉目無親，走投無路，不是沒有理想
，而是什麼都不敢想。

然而，經過三年的打拚，他就發了，現在已經成
為百萬富翁。雖然和一些大富豪相比，一百萬也許算
不了什麼。但對每天只能吃一碗麵條的窮小子而言，
這可是個天大的成功。

一開始，老康並不願意把自己的發財經歷說出來
。因為他清楚，很多人都比他更有錢，而且他還擔心
出書會影響自己的生意。後來經別人一再動員，他才
同意了。老康還說： 「如果有哪個落魄的重慶崽兒讀
完後能受啟發，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比我拿多少錢版
稅要有意義得多！」

老康把自己的發財經驗，概括為 「最笨的發財之
道」。他說： 「笨是最可靠、最踏實的。看似最笨的
辦法，效果往往最好。成功沒有什麼訣竅，我就是悶
着頭努力去做。希望年輕人放棄一夜暴富的幻想，踏
實做好每一件事情。最不起眼的工作，你做好了，也
能給你生財。」

《全中國最窮的小伙子發財日記》共有五十二個
章節，字裡行間，無不透露着一個 「笨」字。其中有
很多標題，都耐我們深思。譬如 「不行動，就會永遠
窮」、 「想花錢的人是我的親戚，想掙錢的人是我的
同夥」、 「身體是發財的本錢」、 「和民工比一比」
、 「從五塊錢開始」、 「千萬別 『混』工資」、 「只
要你不放棄機會，機會就不放棄你」、 「讓自己滿足
於掙每一分錢」、 「沒有朋友，就意味着沒有團隊」
、 「先聽聽富人現身說法」、 「為了創業，借錢是光
榮的」等，都讓人深受啟迪。

「最笨的發財之道」，實際也是 「最近的發財之
道」。如果睡一個晚上的覺，第二天早晨醒來就能成
為百萬富翁，那當然很好。但誰都知道，這只不過是
一枕黃粱而已。而且這樣的夢做得越多，越容易狂熱
和浮躁。相比之下，還是像老康一樣做一隻 「笨鳥」
好。低處起，慢慢來，不懈怠，不放棄，就一定能夠
飛到目的地。

田森教授去年秋天訪問珠三角
地區期間，應邀在一些知名高校作
了關於北歐模式的講演。我有幸和
珠海的理論工作者、部分高校教師
及公務員一道，聆聽了教授的講演
。教授精闢的論述，清晰的分析，

生動的語言，不時激起陣陣掌聲。我享受到了一場知識
和智慧的盛宴，同時，又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記得兩年前田森教授訪問珠海時，我問起教授近期
的工作。他告訴我，下一步準備研究北歐模式和北歐各
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我不由得暗自吃驚。北歐模式涉
及到眾多國家，這樣一個非常有意義但極為龐大的研究
計劃，怎麼是一個年近八旬、疾病纏身的老人所能承載
的呢？教授上次在珠海逗留期間，就昏迷過一次，因搶
救及時才脫險，而教授這樣的 「驚險」經歷在近年已經
越來越頻繁了。因此，這次親眼看到教授不僅經受住了
萬里跋涉的勞頓之苦，還帶回了北歐研究的纍纍碩果，
我怎麼會不感到由衷的欣慰！

當時，我還有一個更深的困惑：教授為何要冒着生
命危險去探究北歐呢？聽完教授的講演，閱讀完教授關
於北歐模式研究的長篇文稿，又重新通讀了教授《蘇聯
劇變沉思》、《透視英國社會》這兩本新著，我心中才
有了解答這一問題的完整畫面。

如教授所談到的，他對北歐的興趣，源於上世紀五
十年代國際社會不同側面對北歐社會的讚嘆。但是，可
以發現，上世紀末的蘇東劇變無疑是刺激教授着手北歐
研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教授自己寫道： 「伴着許
許多多的疑團、困惑和思索，我度過了劇變後相當一段
時日。」 「……這個教訓太深刻了。」 從《蘇聯劇變沉
思》一書可以看出，教授這時最關注的是如何看待蘇東
劇變後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人類
社會的未來道路是什麼？這正是貫通教授這十年對包括
北歐模式在內的各種社會模式研究的一根紅線，並賦予
了這些研究以更深刻的含義。理解到這一點，就不難理
解教授繼續這種研究時的那種毅然決然的態度了。

如我們所看到的，上世紀末最後兩年，教授開始了
他漫長的社會模式研究之旅。首先是俄羅斯，然後是英
國。從他的上述兩本新著中可以看出，通過對第一個社
會主義模式和第一個資本主義模式的研究，他堅信蘇東
劇變絕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而只是傳統社會主義
或者是斯大林模式的失敗。資本主義社會有自身難以克
服的弊端，但它們也在不斷改變自己的生存與發展模式
；而在其生產力完全釋放之前，它們是不會滅亡的。因

此，在相當漫長的時間裡，兩種制度將同時並存。
用七年時間完成了對俄羅斯和英國模式的研究之後

，教授終於轉向了第三個目標──北歐模式的研究。
然而，教授是在更為糟糕的身體狀況下開始研究北

歐模式的。從教授不經意的談話中得知他這兩年種種經
歷的時候，我不能不為之動容。我不知道教授何以承受
得了足跡遍布北歐五國的車馬勞頓。後來我才得知，在
那個冰雪世界，教授承受了兩次被芬蘭和丹麥急救站搶
救的經歷。

北歐研究中，教授還經歷了比前兩次研究更大的精
神壓力。教授面臨的一個最基本困惑是，按照生產資料
所有制決定社會性質的觀點，北歐國家就不屬於社會主
義；但是，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三大差別的消滅、共同
富裕的基本實現、一定程度上的 「剝奪剝奪者」、較高
的社會公平和較成熟的民主政治等等，又使北歐符合社
會主義標準。如教授自己所談到的，那段時期，他深陷
於這些困惑中，常常為之失眠。

透過教授北歐研究的文稿，可以看出教授以巨大的
理論勇氣和尊崇實踐的精神，在艱苦的思考和周密的考
察中解開了自己的心結。在教授行雲流水般的流暢分析
中，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脈絡和北歐社會的完整畫面清晰
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原來，指導北歐模式的瑞典社民黨
理論，只不過是把社會主義改造的重點，從傳統理論的
生產資料所有制環節調整到分配環節，通過二次分配
「剝奪剝奪者」，從而實現相對的社會公平。與此同時

，在教授樸素無華、娓娓道來式的論述中，你又可以感
覺到一種率真、平等、敏銳以及對人類未來的深情關切
之情。

當我們跟着教授的腳步走到這裡，就不能不有一種
豁然開朗的感覺。中國三十年的改革，何嘗又不是從破
除對社會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包括破除對 「所有制崇拜
」開始的呢？

作為結論性的意見，教授寫道，馬克思學說的本質
就是以人為本。馬克思傾畢生精力孜孜以求的，就是要
建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 「自由人的聯合體」那樣
的嶄新社會。不論人類社會發展經歷怎樣曲折的道路，
馬克思以人為本的思想終將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指南，
因為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乃是
人類共同的文明需求。教授近十年的研究，實際上也正
是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述了是否以人為本是決定社會制度
、模式興衰成敗的重要因素。教授並不主張有任何唯一
的、凝固的現成模式。社會主義模式也可以是多樣性的
。顯然，從已有的模式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應該

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陳昊蘇會長為教授即將出

版的《北歐模式與人類未來》（註）所寫的序中，有這
樣的評說： 「田森教授是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多年來
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研究世界發展的重大課
題，寫出了不少見解深刻的研究著述。他關於北歐發展
模式的報告，是在年近八十帶着多種病痛隨時都可能發
生危險的情況下完成的。他專注於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
的研究和思考，表現出對人類未來命運的熱情關注，又
經常展示出來自現實生活的清新見解，對於馬克思主義
的基本觀點做出認真而有益的解讀，既不墨守成規，又
不背離原則，富有創新精神，這些都使我對他所進行的
理論研究工作充滿敬意，樂於向朋友們推介。」 在閱讀
教授這些年的作品中，我也總能感覺到流淌其間的那種
崇高、慷慨之氣；那種擺脫了名利羈絆的脫俗之氣，那
種關注祖國和人類命運的真摯情感。這些，不也正是人
類未來社會所需要的精神品格嗎？

（註：本書已由香港天行健有限公司出版）
（本文作者是珠海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原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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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均著《風流近來都忘了》

田森著《北歐模式與人類未來》


